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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船笛鳴，浪花幻煙。每一次來香
港，都是從中山港碼頭乘快船而行，一個
多小時的航程，可以在低垂的藍天感受長
長的浪花，雲朵融化在藍色的天邊，不時
駛過的大型貨輪，讓你的眼睛不斷跟隨它
在航行，在從中山到香港的海域裏，你不
會感到孤獨，就算經過伶仃洋，更多的只
有無限的話語和慨嘆。

已經記不得第一次踏足香港是哪一年
了，但數一數，已有五年沒去香港了。不
過，我清晰記得一九九四年剛從藝校畢業
時，第一次去深圳特區，從羅湖火車站下
車後，遠遠望見香港的山，那一刻，久久
不能忘懷。

中山與香港一衣帶水，一海之隔。每
次去香港，我都是公幹為多，匆匆而去，
急急而回。每一次，我都從中山港碼頭搭
船到中港城碼頭下船，由於暈船的緣故，
每當我望見香港城市樓宇的身影，就有了
不暈的希望，快船一停靠岸邊，提着行李
排隊上岸，過了船與岸那咣咣搖晃的鐵踏
板，腳踩在水泥地上，頭不暈了，心不慌
了，在船上的那種不適感一下消散。

與別人談到香港時，我多是講維多利
亞港名人手印、彌敦道、中港城、重慶大
廈等，但在我心裏，總是以九龍公園為

「中心」 ，而那裏，我又以火烈鳥為 「中
心」 。

有一段時間，我到香港後多宿於美麗
華酒店，從中港城碼頭步行過去也就十五
分鐘左右，最佳的路線就是從九龍公園穿
過，從中港城碼頭上岸，行過天橋，就看
到蒼翠的樹木，還有輕踩的石塊鋪就的路
面，路面石塊已被鞋底磨得光滑發亮，我
沿着石塊路走到公園門口。記得二○一七
年金秋的一天早上，朝陽與海水共歡，海
鳥在海面上輕唱，這一次暈船的感覺最
輕，上了碼頭，與同事一起，進到九龍公
園，這裏一切都顯得安靜極了，草木葱
蘢，鮮花盛開，假山流水，榕樹參天，曲
折小徑，一片欣盛的樣子。更難忘的還是
我見到的火烈鳥，我在公園見到鳥湖，一
群紅得似火的鳥兒，神態安詳，悠閒自
得，有的單足而立，有的彎脖覽食，不時
輕展雙翅，不時翩翩起舞，不時左右顧
盼。我與同事駐足觀賞牠們的奇妙身姿。
這一刻，讓我感受到香港對自然生態共融
的精彩實踐。

公園湖光鳥影，綠與紅交相輝映，我
的眼睛都被這景色吸引，蟲鳴的濃郁從樹
上瀰漫開散，聽不到彌敦道和廣東道那些
車水馬龍的嘈雜聲，聽不到遠處重慶大廈

門外的熙熙攘攘，聽不到怦怦如鼓高跟鞋
咚咚作響，這裏獨剩靜謐。見到的次數多
了，我後來查找網上資料了解了概況，知
道九龍公園在鴉片戰爭期間，曾是林則徐
督促建造的九龍、官涌炮台所在地，後成
為英軍營房，再後來政府才闢作公園，成
為九龍半島的 「綠肺」 ，那裏還有博物
館、游泳池、雕塑徑、百鳥苑等。

東方之珠是購物者的天堂，有繁華的
街市，有穿梭不息的客流，有燈光輝煌的
夜色，但也有自然與城市和諧共融的生態
美景。

香港，曾為我留下無窮無盡的記憶，
可如果再次去香港，我還是想到九龍公園
觀看火烈鳥。

許久未見九龍公園的火烈鳥，不知這
群繽紛多姿的鳥兒是否還如從前一般，在
早晨薄霧下把紅色推出湖邊，在正午彎曲
脖子伸入水裏，在下午時光打個盹，讓生
活變得像湧動的火團一樣精彩。

黃廉捷
中國作協會員、中山市
作家協會常務副主席、
中山市網絡作家協會主
席。曾獲「文華杯」全國
短篇小說獎等。

九龍公園和其他 黃廉捷

二○一九年，我承接了《穿越封鎖
線──香港大營救始末》一書的創作。
「秘密大營救」 是一起廣為人知的歷史

事件，對於這段歷史我並不陌生，早在
十多年前寫過《東江特遣隊》，後來又
參與《東縱北撤》等影視劇本創作，在
此期間還陸續寫過東縱老戰士的傳記和
多個 「大營救紀念館」 的展陳大綱。自
以為憑着多年來對中共黨史和東江縱隊
史的接觸和了解，是完全可以完成這部
紅色紀實的。

但當我着手案頭準備的時候，才發
現諸多的困難。首先是史料嚴重不足，
參與大營救的人早已作古，根本無法採
訪到第一手材料，今全憑《秘密大營
救》和《勝利大營救》這兩本書。書中
的內容大致可分為兩部分：一是當年
組織策劃和參加武裝護送人員的回憶
錄；二、被營救的愛國民主人士、文
化人士和國際友人回憶錄。而他們的
敘述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僅是從香港
淪陷到護送出港，而在講述的同一件
事件中，時間、地點、人名也多有出
入。香港保衛戰打了十八天，日軍進
攻香港時，聚集在九龍城的文化人士
先被秘密轉移到香港島內，香港島被
日軍攻佔後，地下黨組織又陸續把困
在港島的文化人士，秘密轉至九龍或
西貢，以待時機向內地轉移。為保證
文化人士的安全，八路軍駐港辦事
處，中共廣東省委、香港市委和東江
游擊隊，經過周密勘察和商討，制定
出四條出港轉移路線，分別為：九龍至
長洲島，過伶仃洋至廣州灣（今湛江）
至桂林；九龍至長洲島，至海陸豐；九
龍經青山道、元朗至寶安游擊區；九龍

至西貢，經沙魚涌至惠陽游擊區。除了
湛江水路，無論是到寶安到惠陽還是到
海陸豐，大都經老隆至韶關至桂林再疏
散到各地。

理順了營救線路，便開始創作。但
一寫到香港地頭就短路。回憶錄中說，
地下黨李健吾等把鄒韜奮、茅盾等人從
九龍接到銅鑼灣碼頭用了一天一夜，從
碼頭偷渡到紅磡上岸用了大半天，黃冠
芳送廖承志一行，從不夜天客棧到西貢
海邊走了一天一夜，廖安祥從啟德機場
到避風塘用了二天，端木蕻良送蕭紅去
醫院又是一天，究竟是路途遙遠還是躲
避卡哨並沒詳述。香港我先後去過多
次，感覺沒有這麼遙遠，困惑中購來一
張最大的香港地圖，拿着放大鏡，把各
個相關住所、交通站、聯絡處一一用紅
筆圈了起來，點與點之間大都是緊挨着
的。若以港島為中心，從陸路往北走是
西貢碼頭，海對岸就是沙魚涌，往南是
落馬洲，過了深圳河便是寶安。在地圖
上游移了好幾天，好不容易有了點思
路，一攤開稿紙，又如同腦瓜進水，昏
沉沉地一個字也寫不出來。無奈之中我
把電話打給省作協和香港文友，提出想
去香港做實地查考。

到了香港，我租了一部車，計劃用
三至四天時間把我要去的地方全部走
遍，利平把香港詩聯的恒紅主席找來陪
我，恒先生問我具體如何走法，我把一
張寫滿地名的稿紙遞過去說，香港你熟
悉，怎麼順怎麼走，不定餐不定店，走
哪算哪，盡量不走回頭路。首站是當年
八路軍駐港辦事處，依序從避風塘聯絡
站、銅鑼灣碼頭，九龍、西貢等地轉了
一圈。西貢碼頭我停留時間最長，這是

當年最快捷的偷渡路線，廖承志、連
貫、喬冠華，胡蝶、上官賢德等一大批
人走的就是這條水路。爾後我們又折回
港島，沿着當年的主要交通站，從牛池
灣，青山道口，大帽山，元朗十八鄉、
落馬洲、水圍走陸路。除了大帽山和大
圍屋，我再沒看到當年的遺跡，譬如八
路軍駐港辦事處和避風港漁村。即使如
此，我還是在這些地方停下車，沿着海
堤的護欄徘徊一陣，邊走邊想着當年那
座掛着粵華公司的三層小樓裏，廖承志
是如何接到一份份來自延安和南方局的
加急電報，又是如何在這裏商定營救方
案的，而停泊在避風港的兩艘紅雞眼大
帆船，又是如何瞞天過海，在日本兵的
眼皮底下接納了一批批文化人，又安全
送出了一批批文化人。

感謝香港文友的陪伴，我只用了三
天時間，走遍了我要去的全部地方，回
程的時候，我直接去了白石龍，然後再
從坪山、茶園、惠州、老隆、韶關一站
站地走下去。回惠之後馬上開始寫作，
此時感覺非常順暢，初稿出來之後送
審，黨史專家說，這是他目前看到同類
題材中最全面、最系統、最客觀的一部
紀實，特別是港島內的營救細節，從無
人寫得如此詳盡。大營救事件涉及數百
個人物，數十個秘密交通站和地下黨組
織，沒有任何虛構和臆測的成分。這是
粵港澳地區共產黨人在抗日戰爭期間用

生命和鮮血寫下的壯
麗詩篇。

陳雪
中國作協會員、惠州
作協主席。

香港紅色之旅 陳 雪

粵港兄弟情
粵
港
澳
大
灣
區
各
城
市
人
緣
相
親
，
文
脈
相
連
。
十
一
座
城
市
以
文
學
為

媒
，
文
化
交
流
與
合
作
由
來
已
久
。
今
期
﹁大
公
園
﹂
邀
請
四
位
分
別
來
自
廣

州
、
中
山
、
惠
州
、
江
門
的
作
家
書
寫
他
們
眼
中
的
香
港
，
講
述
他
們
的
粵
港

故
事
，
共
話
灣
區
文
學
。

編者按
謝友義

我
和
香
港
兩
位
朋
友
的
文
學
情
緣

張
啟
雄

我與香港的文學情緣，契機源於一個 「僑」
字。

一九九五年，我在五邑雅瑶鎮委任職，分管
僑務工作。鎮裏事務繁雜，我幾乎無暇文學創
作。於是，我給自己定下一項 「額外」 的任務
──以文會友，結識更多熱愛文學的香港朋友。

一個炎熱的午後，一位回鄉僑胞在鎮政府匆
匆辦妥事情，天色已晚，急着趕回香港，我便驅
車一百多公里，送他至深圳羅湖海關。一路上，
我們相談甚歡，從他的故鄉中國油畫第一人李鐵
夫在香港的事跡到各自兒時的趣事，從家鄉的變
化到香港的繁華，每一個話題都像一把鑰匙，打
開彼此內心深處的大門。就這樣，我們成為好
友。他每次回鄉，我們定會相見；我每次赴港，
我們必定相聚。他帶我穿梭在香港的大街小巷，
講述每一個角落背後的故事。

記憶深刻的是他帶我欣賞香港夜景。那是一
個華燈初上的夜晚，霓虹燈閃爍，如同璀璨的星
辰墜落人間。他興奮地指着高樓林立中的會展中
心，眼神中滿是自豪。他說： 「你是作家，應當
寫寫香港的夜景。」

我望着如夢幻般的建築，內心不禁湧起深深
敬意。我最大的感觸是這座繁華的現代商業都
市，絲毫未忽視文化建設的重要性。於是，我有
感而發，創作了一篇散文《香港之夜》，道出了
上述的感慨。這是我創作的首篇香港題材文學作
品。

我這位朋友姓文，嚴格來說我和他並非純粹
的文友。因兩人之間的友情，他便格外關注家鄉
的文學創作。每次見面，他都會詳細地描述家鄉
新建的學校、新修的公路，侃侃而談家鄉的人和
事。我很奇怪他為何知曉如此之多，他笑着告知
我，是通過閱讀我每期寄給他的文學報刊文章得
知的。

不僅如此，他還主動詢問我主編這些報刊需
要什麼幫助，我直言經費問題。他聽了二話沒
說，當即掏錢支持我幾期文學雜誌辦刊經費。對
於開展當地文學活動，只要我開口，他便慷慨解
囊。

而我結識的另一位香港朋友，則是因文學真
正結緣。他姓陳，五邑雲鄉人。我與他相識時，
他已退休。那是一個陽光明媚的上午，他和太太
專程來找我。寒暄幾句，他便直接談及文學話
題，聊到當地文學作者的創作狀況。言語中，能
感受到他對文學的熾熱情感。

兩天後，他專門約請當地文友酒樓相聚，我
欣然赴宴。滿滿幾桌文人，十有八九與他初次相
識，但他卻一見如故，只要說出名字就能說出一
二，還能具體指出在某某報刊看過其發表的文
章，並能畫龍點睛地品評其中精妙之處，讓在場
之人驚愕，也令我欽佩。

來來往往，我們與陳先生逐漸熟絡。他每次
回鄉找我，都提及當地文學刊物出版情況，主動
出資解決出版經費問題。我們共同籌劃出版了兩
本當地作家作品集，其中一本由他個人出資。一
位退休老人如此關心家鄉文學事業，着實令人感
動。

再說我的朋友文先生。這些年，我潛心創作
《李鐵夫傳》。文先生得知我尋找資料困難，便
幫助我奔走搜尋。我從他寄來的大量資料中，發
現許多關於李鐵夫這位鐵骨錚錚的著名油畫家的
經歷和故事，還收穫一條重要線索：原來李鐵夫
也是抗日期間 「香港文化人士大營救」 中的一
員。於是，我又創作了《李鐵夫在香港的故

事》，並親自錄製視頻在自媒體播
放，深受讀者的歡迎。那一個個故
事，像是一顆顆璀璨的明珠，串聯起
一段段珍貴的歷史。

張啟雄
中國作協會員，江門市作協主席。第
十屆廣東省魯迅文學獎獲得者，代表
作有長篇小說《我的校園我的夢》
《爬過沼澤》《不期而遇》等。

在創作紅色題材過程中，那些愛國民主人
士、革命者的壯舉令我無法忘懷，尤其是發生
在一九四二年的一場驚心動魄的大營救，更是
彰顯粵港兄弟深深的家國情懷。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隨着太平洋戰爭的爆
發，日本軍隊侵佔了香港。隨後，日本軍隊在
不同區域展開大規模的搜查和捕獲行動，導致
許多致力於抗日宣傳和救亡活動的愛國民主人
士和文化工作者面臨巨大的風險：這些名人大
多是從內地轉移到香港的，他們在當地容易暴
露身份，一旦被日軍捕獲，其命運將極為悲
慘。

在這個充滿危難的時刻，中國共產黨挺身
而出。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周恩來緊急向八路
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等人接連發了多封
電報布置營救工作，強調必須採取一切可能的
措施，來拯救那些被困在香港的愛國民主人士
和文化工作者，並將他們秘密轉移到安全地
帶。

接到指示後，廖承志緊急召集人員召開會
議。大家仔細研究了營救方案，並確定了救援
行動的 「三部曲」 計劃：第一步是盡快與那些
滯留在香港的人士建立聯繫，並協助他們迅速
轉移到隱蔽地點；第二步是秘密組織護送，將
他們分批從香港撤離到東江游擊區；第三步是

利用各種關係和途徑，確保他們能夠安全抵達
內地的大後方。

儘管營救行動表面看起來波瀾不驚、穩妥
可靠，但實際執行起來卻是困難重重、無比兇
險，途中不僅要跨過日偽軍崗哨的嚴查死守，
也要躲避土匪強盜的明槍暗箭。此外，整個游
擊隊僅有三百多人，人員、武器、資源和資金
都屈指可數，要完成這項艱巨的任務，他們必
須全力以赴、披荊斬棘。為此，一方面，游擊
隊選擇在日軍防守相對薄弱地區建立秘密交通
線路，最大限度減少與日軍、偽軍的正面衝
突；另一方面，他們向當地開明紳士們募集資
金，解決了營救行動的資金缺口。同時，他們
在從香港九龍至惠州白石龍縱橫一百多里的漫
長交通線上，精心設立多個秘密接待站，以確
保營救行動穩步有序推進。

為了保證行動的萬無一失，游擊隊特別策
劃了詳盡的救援方案，計劃派遣最有能力、最
為可靠的交通員作為嚮導，分批次地進行人員
接送。為了降低遭遇日軍和熟人的風險，他們
選擇了山區和農田小路作為主要的路線。此
外，游擊隊還部署便衣武裝人員和警戒哨，分
段進行護送。為了應對沿線的維持會、土匪，
他們又動員了那些平常與綠林道上有交往的人
員進行統一戰線工作，以確保沿線的穿行安

全。通過這些環環相扣的安排和措施，游擊隊
盡最大努力確保救援行動的順利進行。

一九四二年新年伊始，一場秘密救援大行
動正式啟動。

在陸路營救方面，一月九日，茅盾、戈寶
權、葉以群等人偽裝成難民，自香港駱克道出
發，在游擊隊的交通員引導下，避開日軍的崗
哨和檢查站，抵達銅鑼灣避風塘，登上一艘大
駁船。與此同時，鄒韜奮、胡繩、廖沫沙等幾
十人也從其他集中點出發，由交通員帶到這裏
上船。十日凌晨，交通員帶領大家換乘三條小
艇，利用日軍換崗時機，快速渡過海面，安全
抵達位於九龍市區的秘密接待點。十一日，他
們再次偽裝成難民，在游擊隊護送下，沿着青
山道、經九龍徑，避開日軍的檢查崗哨，冒險
穿越封鎖線，然後翻山穿谷，最終安全抵達羊
台山抗日根據地。

在水路撤離方面，考慮到何香凝、柳亞子
等人因年紀等因素不適合翻山越嶺，因而安排
他們乘船從水路撤離。一月十日，地下黨員用
小船將他們及其家人送往長洲島，計劃從那裏
轉乘機動帆船前往汕尾。令人意外的是，由於
日軍的忽然封鎖，機動帆船的發動機被日軍沒
收，只能依靠風力航行。十五日，何、柳兩家
人與海豐商人一起乘坐帆船從長洲出發。不幸

的是，出海後海面竟然風平浪靜，帆船無奈地
在海上漂流多日，導致糧食和水都陸續耗盡。
就在大家焦急萬分之際，游擊隊的巡邏船發現
了他們，並迅速上報，送來了大家急需的食物
和飲用水。最終，他們化險為夷，安全到達汕
尾海豐縣馬宮港。

在這歷時近二百天的秘密大營救中，被營
救脫險的愛國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及其家屬
共計八百多人，還營救出一批國民黨駐港人員
和外國友人。這場人數眾多的 「虎口脫險」 ，
最終以無一傷亡完成了任務，茅盾將其稱為
「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 。同時，秘密
大營救保護了中國的 「文脈」 和精英，這批文
化精英後續在新中國的文化建設中發揮了至關
重要的作用，為新中國的文化建設和繁榮作出
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時光已漸行漸遠，我們不忘歷史，香港同
胞的守助相望與愛國情懷一直在這片土地上得
以傳承，因為這也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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